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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说村民们的日子越来越好了，但有一天张守
英却发现，老人们竟然因为吃饭问题陷入了困境。

2016 年，山东省日照市五莲县红泥崖村的脱贫
攻坚已见成效。村里的菌菇种植、光伏发电、口袋停
车场等集体产业风生水起，村集体年收入达到 60多
万元，村民们的收入节节升高。然而无意中撞见的
一个场景，却让身为村党支部书记的张守英至今难
以忘怀。

“郭公正那年83岁，家里只有他和一个50多岁、
智力有障碍的养子。那天爷俩准备吃水饺，老郭笨
手笨脚地包完饺子，又颤颤巍巍地煮饺子。可饺子
下了锅，皮也开了，馅也散了，还没等煮熟，养子就捞
起来吃了个精光……”

这幅画面，在张守英脑海里存了多年。“像郭公
正这样的困难户、五保户，村里有不少，很多爱心人
士也纷纷慷慨解囊。但光送钱送物还不行，过节给
不少老人送去的慰问品，半年后还是原封不动。”张
守英意识到，他们不缺粮、不缺油，缺的就是一顿可
口饭。

“吃饭”这件日常小事，啥时候成了农村老人们
的一件难事？

一口“热乎饭”，咋就这么难？

类似的情况并非只在红泥崖村。
山东省淄博市沂源县是沂蒙精神的发源地之

一。全县山区面积占到总面积的99%，叫得上名头的
大小山峰有1983座，因平均海拔居全省最高，也被称
为“山东屋脊”。沂源县副县长赵强告诉记者，由于
山区面积大、村子错落分散，大村两三千人，小村两
三百人，开展民生工作历来不易。山里的农事劳作
让不少老人落下了腰腿疼痛、椎间盘突出的毛病，冬
天洗澡、就医拿药很不容易，“最难的还是吃饭，经常
是一碗咸菜一锅粥，三顿饭就对付过去了。”

在沂源县南麻街道南刘庄村，记者见到了 64 岁
的徐明，他坐在长者食堂里准备吃饭。老人浑身精
瘦、眼窝深陷、背脊佝偻，餐桌上的西葫芦炒肉和土
豆烧豆角还冒着热气。一提起“吃饭的事”，老徐忙
不迭地感慨：“在外面打工十几年，虽然辛苦，但一天
三顿饭工地上是管的，现在干不动回家了，自己能省
一顿就省一顿，一个人也不知道咋做，要不是村里有
了长者食堂，真没吃过几顿正经饭。”

南刘庄村第一书记许兆霞告诉记者，徐明的老
伴儿身体还可以，一直在附近的工业园区打工，两个
儿子都在南方，徐明去年一个人在家瘦了快二十斤，
还有头晕、耳鸣的症状，后来实在顶不住去了医院，
大夫说是重度贫血，反复询问徐明每天三顿饭都吃
的啥，最后软磨硬泡憋出来五个字：“钙奶泡饼干。”

这五个字，惊呆了徐明的两个儿子。令人心痛
的是，徐明父子三人，以及郭公正老人曾切身体会到
的无力感，在我国不少农村正在上演。农村的年轻
人纷纷外出务工、生活，“老龄化”“空巢化”日趋严
重，一日三餐让不少农村老人的晚年生活显得凄凉。

根据中国疾控中心发布的《中国居民营养与健康
状况监测报告》显示，中国75岁以上老人的贫血率达
到17%，农村地区的高龄老人贫血率接近20%，贫血率
的背后反映了老年群体普遍存在的营养不良问题。

沂源县委宣传部干部张琦告诉记者，县里留守、
独居的老人越来越多，老两口一起时还会做顿像样
的饭菜，一旦单独生活，饭菜就“糊弄”起来了，往往
是水泡饼干、水泡米饭馒头，青菜一周都难见一根。

“稍微有点劳动能力的老人会一直干活、挣钱，补贴
子女，吃饭这件事就是能省则省。”

目前，营养问题已成为威胁老年人健康的“头号
杀手”。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研究
员付萍说：“农村老人们收入偏低，花在食品上的钱
少之又少。在他们心里，看病买药、资助子女、购置
农资农具、盖房置业，哪个都比‘吃饭’重要。但实际
上，老人们很多都有吞咽障碍，消化系统不比从前，
80 岁后咬合能力只有年轻人的 20％左右，所以对饭
菜的要求更应该讲究。”

掏一块钱，能吃啥？

如何让郭公正老人吃上一口舒心饭，成了张守
英心里放不下的事。

一番思量之后，张守英决定让爱心人士们的捐
款“拐个弯”。她请有劳动能力的邻居、原贫困户陈
淑芳担任郭公正父子的护理员，主要就是给俩人做
一日三餐，顺便干些洗洗涮涮的活。两个月下来，不
仅爷俩吃上了热乎饭、穿上了干净衣，陈淑芳也实现
了家门口就业。

2016 年，郭公正和陈淑芳“结对帮扶”的尝试，
让张守英受到莫大鼓励。村里老龄化严重，全村
1537 口人中，60 岁以上老人达到 469 位，649 名常住
人口中，就有 450位是老人，普遍面临的“吃饭”问题
该怎么解决？“家家点火、户户冒烟”的方式显然难
以推广。于是，村里投资 4万多元，收拾出两间屋子
做厨房、餐厅，把“赋闲在家”的 4 位巧媳妇雇来做
饭、搞卫生，最大的 70 岁、最小的 55 岁，每人每天有
40 元工资。当年 7 月，红泥崖村的幸福食堂算是正
式开张了。

“每周一次的水饺，顿顿新鲜的时令蔬菜，遇到
老人生病、下雨路滑，还会把饭菜打好送上门。”张守
英说，“考虑到老人们情感孤独、卫生状况不佳，村里
还买来了电视机、洗衣机，隔壁屋也装上了淋浴间，
大家不仅能在餐前饭后拉拉呱、看看电视，一周还能
洗上一次热水澡。”

至此，老人吃饭这件事在红泥崖村有了着落。
到 2021 年 7 月，村里在食堂的基础上又建起了有 36
张床位的互助养老幸福院，厨房、餐厅、日间休息室、
心理咨询室、室内外健身设备等一应俱全，这也标志
着红泥崖村的幸福食堂步入“2.0”阶段。

记者前来探访时，已是深秋，大理石铺就的院子

里被法国梧桐的落叶点缀。院子位于村里的中心位
置，“回形”的大瓦房刚被修葺一新，正对大门的一排
有 40多米宽，醒目、敞亮，分别是康复室、娱乐室、心
理咨询室，两侧则是幸福食堂、洗衣室和浴室。这里
更像是一个成熟的城市社区。

临近中午，饭点已到，娱乐室里鏖战了几局象棋
的老人们，陆续到食堂打饭了。78 岁的村民张纪红
赶了个早，由于天气渐冷，她最近都把饭菜带回家，
看到记者后便坐下，把村里发的不锈钢饭盒放在桌
子上，又习惯性掏出手绢，小心翼翼地将溢出的汤汁
擦拭干净。

张纪红打开饭盒向记者展示：“上面盛米饭、馒
头，中层放菜，今天是白菜猪肉炖粉条，底下盛汤，冬
天最冷的时候拿回家也不会凉，汤还烫嘴哩。”张纪
红老人很是满足，“闺女给我掏一块钱，就能吃上一
汤一菜一主食，每天不重样！”

据了解，村里为所有老人都配了两个饭盒，并贴
上名字，每次打饭的时候把次日的空饭盒带过来，这
样工作人员就可以每天提前把饭菜盛好，老人们来
了直接拿走。

目前，红泥崖村共有 80位年满 75周岁的老人和
15位残疾人到食堂吃饭，每餐的标准是5元，其中县乡
财政支持3元，村集体补贴1元，剩下1元一般由老人
子女承担。每逢端午节、中秋节、重阳节等传统节日，
幸福院还会举办粽子宴、月饼宴、水饺宴等节日主题活
动。遇到恶劣天气等特殊情况，红泥崖村“两委”成员
便化身义务送餐员。陈维金就是其中之一，他每天上
午11点以前都会骑着村里专门配备的电动三轮车来
到食堂，为路途较远或行动不便的老人送餐。

历经六年多，红泥崖村的实践成了幸福食堂和
互助养老模式在全省最早的探索之一。目前，日照
全市 2913 个行政村中已有 1378 个村建成了长者食
堂，4.23万名农村老年人享受到各种形式的助餐、送
餐服务；有条件的村单独建，不具备条件的村以中心
村中央厨房配餐的方式开展助餐服务；市级财政每
处给予 3 万元到 5 万元一次性建设奖补，每年还有
5000元到1万元运营补助。

长者食堂“安营扎寨”

在五莲县，像红泥崖村这种村集体有产业、收入

稳定的，多是各村独立开办、独立运营，除此之外还
有联合运营、连锁配餐、企业援建等形式。其中五莲
县石场乡的“岔家沟、单家村、上石屋、下石屋”四村
因直线距离近、人口少，所以采用联合运营互助养老
模式；利用岔家沟村设备齐全的食堂，辐射带动单家
村、上石屋村、下石屋村实现“低成本”配餐，其他三
个村各派一名护理员到岔家沟做饭，并将午餐带回
本村。

“连锁配餐”与此类似。依托上级政策资金，在
石场乡敬老院投资扩建中心食堂，通过负责运营的
恒德养老中心，为周边石场村等8个村的近百名老人
提供配餐、送餐服务。石场乡敬老院院长张爱兰告
诉记者：“根据各村吃饭人数，我们事先把每村的热
菜、主食分配好，配送车到村后，两三分钟就能把热
菜、汤、主食端上桌。”根据配餐协议，老人每餐餐费
标准是 5 元，在幸福院就餐的老人只需交 1 元，其余
费用由村集体和上级部门补贴。

由于每个村情况千差万别，在食堂的经营模式
上也各有不同。沂源县由于山村大小有别，财力、人
口、建设用地等要素差别更大，县里的驻村干部调研
中发现，老人们对长者食堂的诉求尤其强烈。为了
在全县范围推动服务落地，2021年，该县由国有投资
平台山东鲁中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为建设经营主体，
通过新建、改建、扩建的方式，统一推进民生综合体
建设，目前共建成353个。这其中，大部分村是以“民
生综合体”的形式实现，其中长者食堂、公共浴室、中
心村卫生室和便民超市作为“标配”，有条件的村还
将村级组织办公场所、老年驿站、法律调解等融入其
中；还有一些偏远山村通过助餐服务点的形式，由附
近中心村的长者食堂每天提供送餐服务。

今年9月29日，353座民生综合体和助餐点都已
全部建成并投入使用。“在资金来源上，沂源县一方
面通过村卫生室、公共浴室、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
试点政策、中央福彩公益金等筹措各级财政资金
5000余万元，一方面吸纳社会资本参与，总投资达到
3.1 亿元。”赵强说，每个综合体平均造价在 100 万元
左右，由鲁中高科统一招标、建设，运营上有的村自
己来，绝大多数还是交给鲁中高科，实现建设、服务、
运营尽可能标准化。

“为了打造县里的民生品牌，年初‘两会’上，大
家定下个有地方特色的名字——‘沂源红’幸福家园
民生综合体。”赵强说。

在沂源县南麻街道侯家官庄村，记者看到占地

2200 余平方米的民生综合体里热闹非凡，门前的小
广场上有不少健身活动的群众，超市、理发室人头攒
动，除了标配的长者食堂、医务室外，还有妇女儿童
家园、戏楼、文化一条街。村委委员程美玲告诉记
者，整个项目通过村民自筹、项目部垫资和政策扶持
筹集投资金额410余万元。

张琦介绍，目前县里的长者食堂普遍采用“政府
搭台建设+公司运转承办+乡厨参与管理”的模式，鲁
中高科负责在村内招聘公益性岗位、统一采购食材、
日常管理维护等。

临近吃饭，“大厨”杨得英忙得已是满头大汗。
她和另一位食堂员工把蒸馒头的硕大笼屉搬下锅
灶，赶紧瞅了一眼还在“自动翻炒”中的“大烩菜”。

“我们都是食堂的公益岗，由鲁中高科统一招聘管
理。”42岁的杨得英告诉记者，她就是本村人，每天早
上8点半上班，第一件事是等公司专门的配餐车到达
后，处理当天的新鲜食材，一一登记，查验“农产品质
量安全追溯”二维码，然后该摘菜的摘菜，该冰储的
冰储，接着就是炒菜、做饭、分餐、清洁、将每日菜品
留样等一系列工作。每月杨得英可以从鲁中高科领
到约1700元工资。

程美玲告诉记者，目前侯家官庄村像杨得英这
样的公益岗共有 8个，基本都是村里赋闲的妇女；餐
食标准、厨房用品、食材配送，甚至食堂里的装修风
格，全县基本保持了相同标准，比如中午饭都是一荤
一素两个菜，主食是两个馒头或米饭，还有一个汤；
每餐标准为 5 元，其中 60—79 岁的老人自付 3 元，村
集体补贴 1 元，县财政补助 1 元；80 岁以上老人每人
自付 2元，村集体 1元，县财政补助 2元；少数集体经
济较好的村子则将老人应出的部分也全部补贴，实
现“免费就餐”。

如何长期运营是关键

记者在调研中发现，各地长者食堂除了注重在
运营模式上的探索，如何长期运营也是每个村面临
的难题，尤其是要解决资金、土地等关键要素的稳定
投入和使用问题。

以沂源县为例，长者食堂和民生综合体多是在
改建、扩建基础上“借力而成”，有的是在村办公场
所，有的在弃用的村小学旧址。淄博市桓台县也是

类似，记者接连走访了起凤镇乌南村、鱼一村、鱼二
村和鱼四村的几处长者食堂，其中乌南村建在废弃
的工厂上，鱼一村和鱼四村建在搬迁后的村小学，鱼
二村则是建在村里一处废旧仓库上。

“最近几年，县里多次开展闲置社会资源的调
查、整理和信息收集工作，摸清了底数和相关环境信
息，建起了台账，基本搞清楚了各个村里闲置社会资
源的‘家底’。”桓台县民政局局长李学芳告诉记者，
目前县里还有 200 余个闲置校舍、旧村委、活动大院
等近6万平方米。

“这里原来是一个暖气片厂，2017 年起就荒废
了。去年村里开始建设‘长者食堂’，再加上村里
有手工芦苇编织产业，我们就把暖气片厂的场地
进行修整，将食堂和编织车间建在一起，老人们吃
饭前后可以有点事干。”乌南村党支部书记魏麦芳
告诉记者。

乌南村由于紧邻马踏湖，最近几年经过环境整
治，湖区盛产的一种茅草经过晾晒、编织后，可制成
各式竹筐工艺品销售。目前，芦苇编织成了维持长
者食堂运营重要的“产业支撑”。据了解，2021年，村
里共接到 130万件订单，老人每件可赚 0.45—0.5元，
共计 65 万元收入，村集体收入也从 2019 年的不到 4
万元，增加到现在的15万元。

79岁的老人田秀英说：“年龄大了，干不了多少，
在家待着也没意思，吃饭的时候过来做手工主要是
解闷，老年人一个月能挣三四百元，够吃饭就行。”

据了解，按沂源县目前的补贴政策，除去村民自
行承担和县财政补贴的部分，仅长者食堂的运转，每
个村集体每年需投入至少 4 万元至 6 万元的运营成
本；县里每年还根据每个食堂每年的吃饭人次给予
进一步补贴，午餐就餐老人每年达到4000人次的，补
贴 2万元；达到 7000人次的，补贴 3万元；达到 1万人
次及以上的，补贴4万元。

“仅靠财政维持、企业捐助都不长久也不现实，
如何让其持续健康运营下去，是经营好长者食堂的
关键。”沂源县民政局局长刘水说，保运行就要有收
入，要有自我造血功能，才能运转长久。

赵强告诉记者，为了建立“倒逼”机制，沂源县给
每个村都划了条红线——每个村的村集体产业必须
达到 10万元纯收入，其中一部分拿出来维持长者食
堂及民生综合体的各项运营支出；而达不到 10万元
的部分，就要从乡镇的财政预算中扣出；另外，村集
体发展什么产业也有要求，企业捐款、捐物、搞基建
的一次性投入都不算，必须是有带动性、经营性、可
持续的产业。

在沂源县鲁村镇姬家峪村，长者食堂已运行一
年有余，民生综合体刚落成三个月，姬家峪村、附近
的刘家坡村共325位老人可在此吃饭，还有可容纳48
张床位的养老公寓，为老年人提供居住、就餐、洗澡、
理发、诊疗、娱乐一体化康养服务，目前已有9位老人
搬进来。

姬家峪村“两委”负责人侯振宝自豪地告诉记
者：“现在姬家峪村所有 60岁以上老人吃饭、洗澡全
免费。”

村里去年成立了沂源县姬家峪村黄烟种植专业
合作社，其中 20%利润作为村集体收入，用于公益事
业和民生综合体发展运营。侯振宝说：“今年预计合
作社总收益在 120 万元左右，其中村集体收益在 24
万元左右，这些钱足够管老人们吃喝了。”

远不止一顿饭那么简单

在侯家官庄村，记者印象最深的就是，一走进长
者食堂，几位正在就餐的老人就主动搭话：“尝尝我
们食堂的饭菜吧。”81岁的郑元兰老人则趁着还没开
饭，先到隔壁卫生室请村医量量血压，以前干活落下
了腰疼的毛病，她就趁着餐前饭后的时间请村医按
一按。

“村卫生室过去一直就在我家，最近搬到综合体
后，忙多了，中医按摩手法很受欢迎。”村医庄刚告诉
记者。

记者在调研中发现，除了满足老人每天最基础
的吃饭需求外，各地长者食堂都在不断拓展各类养
老功能，同时也成为孝善文化传播、乡村治理和乡风
文明的载体。

山东曲阜市为所有到食堂吃饭的老人都建立
了健康档案和膳食清单，并提供“相约黎明”服务，
志愿者每天早上都会到老人家“转一圈”，看看家里
的各种状况如何；威海荣成市的“暖心食堂”长期开
展“餐前一刻钟、温暖老人心”活动，在老人就餐前
组织表演文化节目、播放主题宣传片、为老人读报
等，在传统节日、老人生日等节点，还会开展文艺演
出、吃长寿面、生日蛋糕等活动；日照市各个村均设
立了“孝善基金”，对子女掏钱的老人予以 10%到
20%的奖补，子女每天承担 1 至 2 元费用支持，弥补
了长者食堂长期运营的资金缺口，也营造了孝老敬
老的浓厚氛围，逢年过节，很多食堂都会收到子女
们送来的米面粮油、蔬菜瓜果，长者食堂也成了传
承孝善文化的载体。

记者还发现，借开办长者食堂之机，很多村里开
展了“好婆婆、好媳妇”评选活动，老人来食堂吃饭用的
餐卡，成了大家“比拼”的看点，谁家孩子充得多、充得
勤，谁经常带老人来洗澡、理发，都会在食堂外的告示
栏张贴出来，大有蔚然成风、你追我赶的意思。

山东省民政厅养老服务处处长宋坤表示：“长者
食堂不仅解决了老人的吃饭问题，更为老人提供了
一个社交的公共空间。未来，将进一步增加服务供
给，推动长者食堂规范运转、可持续运营，更好地满
足老年人的需求。”

程美玲告诉记者，侯家官庄村的民生综合体开
始运营后，很多老人早早就来到幸福院，下棋、拉呱，
还有的老人拉起了二胡、唱起沂蒙山小调，组成了

“民间艺术团”。
“食堂里冬暖夏凉，老人们怎么都比在自个儿

家里舒服；因为出门吃饭，每天都要见到老街坊、
老伙计，穿衣打扮都讲究了，个个干净体面。老人
们过上了‘公共生活’，人都好像年轻了几岁。”程
美玲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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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 房 置 业 、资 助 子

女、看病拿药……对农村

老人而言，这些似乎哪个

都比“吃饭”重要。然而，

每天“凑合吃点”的背后，

却是令人担忧的健康状

况，是“平淡寡味”的晚年

生活，还有无人陪伴的孤

独和凄凉。在老龄化、空

巢化阴影下，谁来为农村

老 人 们 端 上 一 碗 热 乎

饭？请看——

当
农
村
老
人
﹃
吃
饭
﹄
成
难
题

位于山东省淄博市沂源县南麻街道侯家官庄村的民生综合体。

沂源县侯家官庄村81岁的郑元兰老人到村医务室请村医庄刚测量血压。

沂源县姬家峪村的老人们吃上了热乎饭。


